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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外来物的咖啡自 1904 年传入朱苦拉至今经历了“商品化、去商品化、再商品化”的社会生命历
程。村民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将咖啡本土化处理，创制了咖啡制作工艺并传承百余年，使咖啡的社会生命得以
延续。近些年，随着市场、政府、科研等外力的介入使朱苦拉咖啡成为兼具文化价值和商品价值的地方资源，
其社会生命得以充分延伸，咖啡与朱苦拉成为互证互构的统一体。对朱苦拉咖啡的百年社会生命研究丰富了
人类学对物的社会生命研究的面向。
关键词: 朱苦拉咖啡;物的社会生命;商品化;饮食文化

中图分类号: TS 971． 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 － 8730( 2019) 01 － 0016 － 06

阿帕杜莱《物的社会生命》的论题融合并超
越了人类学传统和马克思主义商品分析的文化人

类学关于物的研究，拓宽了物的研究视野。他认
为人在赋予物以意义的同时，物也可以阐释人和

社会的语境，物不是被动的，和人一样拥有社会生

命。他把“商品”理解为“任何可以交换的物”，并
倡导“将商品视为一种特定情境下的物……‘商
品情境’包含三个方面内容: 商品是任何物的社
会生命的一个阶段;商品是任何物的候选状态;任

何物都可以放置在商品语境中，也就是说，物品的

可交换性使得物在社会关系网中不断流动，转变

状态”［1］。从阿帕杜莱那里我们看到商品情境中
的物要么是商品、要么处于商品的“候选”状态。
科普托夫《物的文化传记》考察的是物的商品化
过程，“在文化的视野中，商品的生产也是文化的
和认知的过程: 商品一定既作为物质上被生产的

物，也是文化上被标记的某种物。不同的文化情
境中物的状态不同，同一物在某一阶段是商品，某

一阶段则可能不是; 有人认为是商品的物在他人

看来则可能不是，物的文化传记研究就是揭示物

在文化中不断被标记，不断转换身份，呈现不同的

生命状态的过程。”［2］人类学对物的研究涉及香
料、烟草、茶叶、葡萄酒、白银、木材、铁路等多个领
域，研究成果丰硕，如《葡萄的实践》《甜与权力》

《延伸的平行线》《茶叶的流动》《白银资本》等，
学术论文也有很多，然而对咖啡的研究则多从宗

教、政治、经济学、文学、营养学等角度论述，如
《世界咖啡史》《咖啡圣经》《精品咖啡学》《上瘾
五百年》等，从民族学、人类学角度展开探讨的成
果较少。本文试图以历史为线索，从朱苦拉咖啡
引种史考、朱苦拉咖啡社会生命过程、咖啡与朱苦
拉互证互构统一体的构建等三个部分展开梳理，

呈现咖啡在朱苦拉不同社会历史时期的命运轨迹

与文化意涵，阐释朱苦拉咖啡社会生命得以形成

并不断延伸的内在逻辑。
朱苦拉自然村隶属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

宾川县平川镇朱苦拉行政村，距离朱苦拉村委会

7. 2 公里，距平川镇 50. 6 公里，这里环境优美却
交通闭塞。1904 年到 2018 年的一百多年间，中
国发生了巨大的社会历史变革，而朱苦拉一直以

来都如“世外桃源”和“化外之地”，这里的人们过
着贫困却宁静祥和的农村生活。1904 年法国传
教士将咖啡传入朱苦拉，村民对这种“洋玩意”从
无知好奇到自产自用再到销售出口，创制了一套

完整的咖啡制作工艺并代代传承，咖啡在朱苦拉

的百年间从传教士偶然引种、村民自发扩种的
“自然发展”状态到外来资本积极开发、政府部门
适当介入的“规划开发”状态，咖啡融入朱苦拉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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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成为兼具商品普遍性与文化特殊性的物，经历

了物的“商品化、去商品化、再商品化”的社会生
命过程，在不同的“商品语境”中不断转换自身的
生命状态，并见证朱苦拉百年社会变迁。朱苦拉
咖啡已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和“地方资源”被外
界广泛关注和利用，村民消费咖啡的方式与外界

开发朱苦拉咖啡的模式都使朱苦拉咖啡的社会生

命得以充分延伸。

1 朱苦拉咖啡引种史考

《云南省志》记载:“中国咖啡种植 1884 年始
于台北，1908 年后陆续引种于海南岛、广西南部
等地，1914 年景颇族从缅甸引入云南瑞丽县弄贤
寨栽种，20 世纪 20 ～ 30 年代分布到德宏州境内
部分村寨的房前屋后零星种植。1950 年全省仅
存咖啡树 5000 余株，这些母树是后来全省发展咖
啡生产的主要种苗来源，并起着试种和示范作

用。”［3］然而国内唯一保存完好的朱苦拉百年古
咖啡林却未被提起。据《宾川县志》《古镇平川》
等地方志资料和村民的口述资料可大致推测云南

省朱苦拉咖啡是 1904 年由法国天主教神父田德
能进入朱苦拉后在教堂旁边引种的。
法国天主教传教士田德能 ( 法国名: 阿尔弗

雷德·李埃达) 1896 年 7 月被巴黎外方穿教会神
学院派到中国云南，1898 ～ 1904 年期间在路南
( 今云南石林县) 滥泥箐阿细支系中传教，1904 年
起在宾川州朱苦拉生活了四年，1908 年到昭通继
续传教，1912 年 7 月 5 日卒于云南昭通。关于田
德能的史料记载并未提及引种咖啡之事，而科研

人员实地考察中获得的村民口述资料成为朱苦拉

咖啡引种时间的重要证明。
1981 年冬，云南省农业科学院马锡晋赴朱苦
拉村进行科学考察，拜访了村第一任文书杞光辉

的父亲杞永清 ( 受访者生于 1903 年农历七月初
七，曾是传教士的仆奴) ，他回忆了教堂边的咖啡

树为原法国天主教一位传教士所植，收获后，除自

己加工饮用外还专送大理总教堂。［4］2010 年陈德
新到朱苦拉调研，拜访了村长李福生和文书杞光

辉，“实际上，田神父第一次来到朱苦拉时正好在
建教堂，发展天主教信徒……那时全村几十户人
家都是天主教信徒，是田神父在教堂后墙边亲手

种下第一棵咖啡苗……是田德能神父 1904 年通
过私人关系从越南带到中国云南的。”［5］以上口

述资料具有一定的可信度，分析原因如下: 19 世
纪中叶，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法国耶稣会传教士

早在 1860 年就把咖啡带到了越南邦美蜀种植成
功，十几年后开始了较广泛的种植。中法战争后，
清政府被迫将云南蒙自开放为通商口岸，随后各

国商人纷至沓来，他们不喝茶，而是喝一种苦得像

中药一样的东西( 咖啡) ，［6］蒙自形成早期咖啡文

化。1904 年田德能神父在朱苦拉教堂所植咖啡
从越南来到云南是有可能的，但不可能通过滇越

铁路运进 ( 滇越铁路 1910 年 1 月才正式通车) ，
具体情况还有待史料考证。
《云南宗教史》载，光绪三十四年( 1908) 爆发

“宾川教案”［7］，田德能逃离宾川。田德能作为布
道者，其实也是法国殖民文化的传播者，因其宗教

使命给朱苦拉带去天主教，因其生活习惯或个人

嗜好给当地带去了咖啡树，这是朱苦拉咖啡社会

生命之开端。咖啡作为纯粹的“外来物”，激起村
民的好奇心，但作为“稀有物”，还未走进村民日
常生活，更未进入交换领域，在此商品语境下的咖

啡处于物的“候选状态”。人们未曾想到，传教士
带来的咖啡会走入寻常百姓家。

2 朱苦拉咖啡社会生命过程 ( 1904 ～
2018)

2. 1 咖啡在朱苦拉的本土化历程( 1904 ～ 1951)
“和接受外来思想一样，接受外来物的过程
中，重要的不是它们被接纳的事实，而是它们被文

化重新界定并投入到使用中去的方式。”［8］咖啡
能够在朱苦拉“安营扎寨”，得益于传教士和村民
的双重需求。教堂旁的那棵咖啡树结的果实掉在
地上，来年长出了新芽，幼苗被村民移栽到自家房

前屋后，浇水施肥，精心管理，等到咖啡成熟，村民

模仿田神父的方法制作加工，烘焙磨粉，煮来品

尝。朱苦拉咖啡的种植源自村民的生活方式而非
走向市场，直接凸显朱苦拉咖啡的文化意义。随
着咖啡产量增多，村民除了自我消费外开始有了

剩余，咖啡走向交换领域，逐渐商品化，其社会生

命价值得以形成。
2. 1. 1 传教士的持续推动

1904 ～ 1951 年间，传教士的持续推动使咖啡
被朱苦拉村民自然接受，1908 年田德能离开朱苦
拉，1908 年到 1930 年期间朱苦拉并无神父传教，
这一时期是随田神父而来的邓培根和鲁鸿儒在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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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拉村设教学所和经堂，帮助当地人，治病行医，

继续种植咖啡，村民在生活中也对咖啡赋予了崭

新意义。笔者通过多次访谈总结得知老一辈传下
来的说法是:“咖啡可做凉茶解暑、咖啡可以治疗
肚子痛和头疼脑热等小病、咖啡可有助于延年益
寿等养生功效。”直到 1930 年天主教大理教区派
段国璋神父进入朱苦拉村继续传教，并建了一所

法国式经堂，设学传教。1935 年，先后在平川、利
哩、咪子登、四至吾的( 村名) 等地设教堂，办教会
小学，学制六年，全免费，教师从古底教徒中聘请，

设法语、圣经、拉丁文等课程。1947 年，除了朱苦
拉村和四至吾的村外，其他教会学校全部停办，当

时在校学生有约 200 人。［9］“朱苦拉村一共来了
三个神父，第一个神父我不清楚，我只经历了两个

神父，一个段神父，他在这里的时间最长。一个顾
神父，他在新中国成立前一年来到这里，不到一年

就在下边的渔泡江游泳时淹死了。1948 年我发
动全村 43 户种植了 80 多亩咖啡，后因 1984 年的
一场大雪，大部分被冻死了，只保存了现有的 13
亩。田神父当年在教堂外种下的那颗咖啡树在
1997 年自然死掉了。”［10］直到 1951 年段国璋神
父离开，影响朱苦拉半个世纪的天主教走向落寞，

但传教士的持续推动促使咖啡与朱苦拉村民建立

了深厚的联系。村民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制作加
工咖啡，日常生活中也养成了喝咖啡的习惯。村
民将咖啡念成“加非茶”，咖啡进入村民日常生活
并发挥着药物、饮品等功用。作为物的咖啡与朱
苦拉社会偶然相融，获得了某种文化的原真性。
在此时期，咖啡在朱苦拉的实用价值初现，商品化

道路尚未开启。
2. 1. 2 咖啡需求量增加

1950 年 6 月 30 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废除地主阶级封建
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据
《宾川县土地志》载，1952 年宾川县开展土地改革
运动，全县农户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愿望。1904
年到 1951 年间，在封建土地所有制影响下，宾川
县大部分土地属于地主所有，农民占有较少的土

地。据村民回忆，以前咖啡树多是种在房前屋后，
被当做观赏植物和果树来对待，并未占用耕作的

田地。在此情境中，咖啡树能够保存下来，村民自
发扩种，除了天主教传教士的推动外，要归功于人

们对咖啡的需求量增多。加上当时大理古城天主

教教堂规模宏大，外国传教士和修女数量增多，朱

苦拉咖啡也供给大理教区的传教士使用。2008
年以前，朱苦拉村到平川镇没有公路，全是悬崖峭

壁的崎岖山路，村民到镇上赶集需要前一天晚上

出发，要么步行，要么骑骡子，七八个小时才能到，

购买生活必需品后就匆忙回家，回到村里天已经

黑了。由于交通闭塞，朱苦拉村民常年在村里劳
作，有的数十年都不出村，咖啡成了不可或缺的

“日常饮料”。老一辈的村民都说，朱苦拉这里比
较热，咖啡喝了不生病，还健康长寿，干活也有力

气，喝咖啡的习惯也就逐渐养成。咖啡作为外来
物在朱苦拉逐渐完成“本土化”的过程，为咖啡的
“商品化”奠定基础。
2. 2 咖啡在朱苦拉的初步“商品化”( 1952 ～
2007)

1952 年下半年，全县土地改革，农民分到了
土地，之后的社会主义改造，随着初级社与高级社

的建立，土地又变成了集体所有制。20 世纪 80
年代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包产到户，一系列的国家

土地政策并未影响咖啡的生命进程。包产到户的
时候，村民是按人头分咖啡树的，谁家人多，咖啡

树就多，咖啡豆逐渐有了剩余，村民留够自家饮用

的咖啡量之外，将剩余的拿到镇上摆摊交易，通过

“以物易物”的方式实现其价值，久而久之附近村
镇都知道朱苦拉咖啡，也消费了朱苦拉咖啡。据
朱苦拉村委会书记杞凤华回忆，以前村子里的咖

啡没人关注，也卖不上价格，最多换些盐、糖、茶叶
等生活用品。1997 年他去县里开会，随后跟着县
里的领导去宾川县城里当时已经小有名气的华侨

开办的名为“二队咖啡”的咖啡馆，喝到了“冰咖
啡”，他意识到，朱苦拉也有咖啡，但是没有名气，
回到朱苦拉之后便开始摸索，怎样才能将朱苦拉

咖啡让更多人知道。他开始组织收购村民的咖
啡，将自制的咖啡粉送给大理和宾川的亲戚朋友

品尝，周边各地商贩也来到村里收购咖啡豆，咖啡

价格高于其他农作物，为村民带来了额外经济收

益。此一时期，处于“商品候选状态”下的咖啡通
过交换实现其商品价值，完成了初步商品化的过

程，咖啡的生命状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具有了商

品化意涵。
据村民讲述，平时每家每户每年饮用的咖啡

豆不超过 10 公斤，剩余的都是销售到周边地区。
最早供给大理教会，再后来由村公所集体收购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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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平川镇，还会有楚雄、德宏的商贩来收购咖啡。
1988 年左右，朱苦拉咖啡豆大约每公斤 2 元，
2000 年的时候，咖啡豆的价格卖到每公斤 20 元，
2008 ～ 2015 年左右，咖啡生豆价格可以卖到每公
斤 8 到 10 元，2015 年以后，咖啡豆价格稍降，平
均每公斤 4 元左右，而烘焙磨好的咖啡粉可以卖
到每公斤 40 元左右。建国以后，云南的德宏、普
洱、保山、临沧等地都在大面积种植咖啡，以销量
制胜，但咖啡品质并不高，销售价格较低。而朱苦
拉咖啡由于面积小、品质优、历史久，虽价格较高，
却不愁销路。但是，2007 年以前朱苦拉咖啡基本
处于“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待开发状态，并未卷入
产业竞争浪潮。这一时期朱苦拉咖啡已基本具有
商品性和文化性的双重意义，在商品化过程中也

在进行“去商品化”和“特殊化”的处理，作为商品
的咖啡在原有的生产路径中发生偏移与回归，逐

渐成为一种“文化符号”。
2. 3 朱苦拉咖啡的“再商品化”( 2007 ～ 2018)
咖啡与朱苦拉本无关联，法国传教士的偶然

之举使两者命运紧密相连，经历了百年沉淀与融

合，直到 2007 年，朱苦拉咖啡才真正与外界市场
接轨。科研关注与市场开发促使“酒香不怕巷子
深”的朱苦拉咖啡能够“走出去”; 政府力量的介
入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使更多外来资本“走进
来”，促使朱苦拉咖啡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并在
“去商品化”与“特殊化”的过程中“再商品化”，
如此反复，延伸其社会生命。
2. 3. 1 科研关注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热带亚热带经济作物研究

所马锡晋于 1981 年徒步进入朱苦拉进行调研，他
是唯一亲眼见到田德能神父 1904 年引种的那一
棵咖啡树的科研人员。当时的情况是: “全队 43
户，278 人，有水田 50 亩、旱坡地 138 亩，共种植
咖啡 26 亩，其中集体种植 24 亩，1958 年后陆续
定植盛产的 18 亩，1902 年最早成片种植现仍正
常生长的 24 株。队上还育有一批新苗，准备继续
发展。”［7］马锡晋成为我国第一个实地考察朱苦
拉咖啡的热作专家，为后来研究朱苦拉咖啡的学

者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资料，也见证了 1904 年田德
能神父种植于教堂旁边的那棵咖啡树，为朱苦拉

咖啡走出大山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从 2010 年
开始多次深入调查研究朱苦拉咖啡的陈德新教

授，出版了《中国咖啡史》《朱苦拉之旅》两本专著

并发表了相关学术论文，系统介绍了中国咖啡文

化产生的历史，成为书写朱苦拉咖啡史的第一人。
随后陆续有朱苦拉咖啡相关的学术论文发表，如

杨斌等发表了《朱苦拉咖啡种植情况分析》［11］、杜
修琪发表了《有关“咖啡神父”的记忆碎片》［12］、
王炳辉发表了《秘境朱苦拉———中国咖啡始源
地》［13］等，还有一些散文诗歌对朱苦拉村进行描
述，科研力量的持续关注不断挖掘朱苦拉咖啡的

文化价值。
2. 3. 2 市场开发

2007 ～ 2008 年间，云南德宏后谷咖啡有限公
司派学者到朱苦拉村实地考察并召开新闻发布

会，介绍朱苦拉古咖啡林。之后，全国各大媒体都
竞相报道朱苦拉村，称其为“中国咖啡之源”“中
国咖啡活化石”“中国唯一现存的百年古咖啡林”
“中国咖啡发祥地”等。1997 年自然死亡的教堂
门口的咖啡树树根被挖出并制作成根雕工艺品，

镌刻上“后谷神韵”等字迹，后谷咖啡公司开始对
朱苦拉咖啡进行开发、收购、宣传、包装等系列行
为。2010 年始，朱苦拉咖啡逐步受到国内外咖啡
领域专业人士的青睐，吸引外地商人的投资开发。
必须要提及的是被称为“咖啡女王”的万雪君女
士，她协助政府为朱苦拉村投资修建公路、注册朱
苦拉商标、建立咖啡加工厂、收购朱苦拉咖啡鲜
果、对咖啡进行深加工、研究创制朱苦拉咖啡单品
等，大力宣传朱苦拉咖啡，促使其走出大山。2017
年朱苦拉国际咖啡论坛的顺利举办使朱苦拉咖啡

得到世界咖啡学界的关注，经过科学专业的检测，

肯定了朱苦拉咖啡的优秀品质。市场开发促使朱
苦拉咖啡扩大种植面积，为进入国际市场、参与国
际竞争奠定了基础。村民也开始将自家烘焙的咖
啡豆研磨成粉，包装售卖。来到朱苦拉村的多是
咖啡爱好者或是咖啡领域专业人士，能够到朱苦

拉品尝一杯“百年咖啡”已然成为一种新时尚，朱
苦拉咖啡经历新的商业化过程，走出大山，其社会

生命得以延伸。
2. 3. 3 政府介入

2008 年以前，百年朱苦拉古咖啡林和咖啡传
统制作工艺并未引起政府特殊关注，咖啡通过市

场交换为村民带来经济效益，改善村民生活的社

会现实也未引起政府高度重视。2008 年以后，随
着市场开发和科研关注使政府意识到朱苦拉咖啡

的文化价值与市场潜力，政府开始对朱苦拉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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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投入人力物力资源，如为村子修缮房屋、水塔、
公路等公共设施; 拍摄宣传片、纪录片、建立朱苦
拉教堂博物馆、协助社会力量举办咖啡论坛、给予
村民咖啡种植专项资金补贴、鼓励村民扩种咖啡
( 村子的稻田全部改种咖啡) 等，宾川县政府持续

投资朱苦拉村，提高朱苦拉咖啡的市场竞争力。
2. 3. 4 文化主导
从生产加工到交易出口，朱苦拉咖啡的商品

化过程使其价值同质化，但“把商品化看做‘生产
的过程，就会发现在文化中商品的同质化和特殊

化互相交织。文化确保一些物品保持其明确的特
殊性，来抵抗商品化，有时也会把已经商品化的物

品再特殊化”［1］。也就是说，朱苦拉咖啡的百年
发展历程将咖啡文化本土化后走向市场，如此反

复，形成了商品化的循环过程，从而刺激和吸引外

来资源持续进入。就咖啡爱好者和咖啡专业人员
而言，朱苦拉咖啡更多带有历史感，从朱苦拉买到

的咖啡产品，也就变为特殊的“物”，即去商品化
后的特殊物———“朱苦拉百年古咖啡”，从而带来
更多的市场需求。朱苦拉咖啡传统加工工艺也已
成功申报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外来游客和其

他资本力量的进入也不断丰富着朱苦拉咖啡的文

化价值和社会生命的层次感。

3 咖啡与朱苦拉社会的互证互构过程

朱苦拉咖啡从种性上讲属于阿拉比卡咖啡中

较为优秀的波旁和铁皮卡的混合种，此种咖啡最

宜生长在海拔 1 000 ～ 1 800 米的山谷地区。朱苦
拉地处北纬 26 度，背靠乌迪古么排山，面朝金沙
江右岸支流渔泡江，海拔 1 450 米，年平均气温
26℃，年降水量 586 毫米，光照充足、气候干燥等
特殊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完全符合阿拉比卡咖

啡种植的条件。咖啡与朱苦拉历经百年，经历过
大火大雪，风雨沧桑，荣辱与共，成为不可分割的

命运共同体。
纳张元在《教堂作证》中提到朱苦拉村经历

过三次大火，分别发生在 20 世纪 30 年代、60 年
代和 70 年代。［14］在村民记忆中朱苦拉的确是经
历过大火的，但每次大火都未殃及咖啡树，即使在

困难年代，咖啡也未受到村民冷落，喝咖啡的习惯

并未改变。咖啡树最怕下霜下雪，但 20 世纪 80
年代初经历了一场大雪，如果不是村民在房屋旁

边的咖啡地里烧柴点火把咖啡树救活，恐怕就没

有今日的百年古咖啡林了。如今百年咖啡成为朱
苦拉的特色，为村民带来经济效益，村民也跟着受

到外界的艳羡。于村民而言，咖啡的文化价值要
远大于其商品价值，无论外界如何开发朱苦拉百

年咖啡，咖啡的文化属性未发生变化，村民仍然按

照自己的文化逻辑种植咖啡、消费咖啡。
朱苦拉咖啡的社会生命源自于村民对享有权

威的田德能神父带来的新生活方式的“神圣性与
神秘性”。在不断实践摸索中形成了一套完整的
咖啡加工制作工艺。据陈德新研究，朱苦拉村民
对咖啡鲜果的加工处理方式有两种: “第一种是
咖啡红果直接晾晒，不去果皮直接包装，喝的时

候，再去除咖啡豆表面晒干的果皮、果肉和羊皮
纸，然后筛选并制作。这样做出来的咖啡，甜度
高，醇度高。第二种是将咖啡红果去掉果皮果肉
后晾晒，水分达到 12%左右，将保留有羊皮纸的
咖啡放进仓库储存，羊皮纸上仍残存着晒干的果

肉和果胶，羊皮纸咖啡豆保质期较长，口感平和，

既有水果的酸度和甜度也有红葡萄酒般的香

气。”［10］这样的传统工艺与埃塞俄比亚传统古法
制饮工艺流程如出一辙，大同小异，一脉相承。这
种“黑黢黢的苦咖啡”并非每个人都能够接受，村
民接受咖啡之初，就带有明显的文化特殊性，即使

有人会因喝咖啡而产生恶心、反胃、拉肚子等副作
用，但这并不影响咖啡在村民心中的“神圣性”。
村民认识到咖啡具有兴奋神经，缓解疲劳等功效，

甚至对感冒发烧等小病症也有效，还发现经常喝

咖啡的人身体更强健，寿命更长，实用功效使咖啡

真正嵌入村民的生活中。从“神奇”走向“世俗”，
从神秘的“外来物”到能够治病养生的“营养饮
品”，咖啡重塑了村民的文化图式，成为当地最具
代表性的文化产品，在婚丧嫁娶过程中与酒、茶一
起被当做必备饮品的“加非茶”随处可见，随时可
喝。近几年，随着市场开发的推动，村民开始将自
家炒的咖啡粉，用塑料瓶包装，贴上自制标签，卖

到大山之外，有的甚至在网上销售，这种“土咖
啡”虽无品牌，却有着较固定的受众群。在科研
关注、市场开发、文化主导、政府重视等多重力量
推动下，朱苦拉咖啡成为我国外来物种本土化的

典范，朱苦拉村与咖啡结缘百余年，社会生命充分

延伸。
咖啡之于欧洲人就如茶之于中国人，世界咖

啡史上几乎没有中国的位置，1840 年林则徐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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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的《四洲志》中首次出现“加非豆”和“架非
豆”的记录。1904 年法国传教士田德能源于生活
习惯而传种咖啡成了朱苦拉百年咖啡文化之源。
咖啡在朱苦拉村不同时期扮演着不同角色，朱苦

拉村民赋予咖啡丰富意义的同时，咖啡也见证着

朱苦拉的社会变迁，在 1904 ～ 2018 年的百年间，
咖啡在朱苦拉获得了新的本真性。通过不同时期
的角色转化，特别是“商品化”“去商品化”“再商
品化”的生命循环，其社会生命得以彰显。面临
市场开发带来的诸多利益问题，朱苦拉咖啡成为

众多社会力量争夺和利用的资源，并逐渐成为兼

具文化价值与商品属性的“特殊物”，其社会生命
得以延伸。朱苦拉咖啡加工工艺成功申报为省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百年咖啡成为“文化资源”而备
受瞩目，但由于市场开发模式尚不规范，咖啡在朱

苦拉的社会生命如何延展，是走向繁荣发展，还是

走向衰落，值得学术界继续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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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social life of Zhukula’s coffee ( 1904 － 2018)

GUO Zhouqing
( Southwest Institute for Nationalities，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Chengdu，Sichuan 610041，China)

Abstract: As a foreign object，coffee has been introduced into Zhukula since 1904 and has experienced the
social life course of“commodification，decommodification，and re-commodification”． The villagers localized
the coffee in the practice of production and life living，created the coffee making process and passed it for more
than one hundred years，so that the social life of coffee can continue． In recent years，with the involvement of
external forces such as market，government，scientific research，etc．，Zhukula coffee has become a local re-
source with both cultural and comertial value，and its social life has been fully extended． Coffee and Zhukula
have become unity of mutual confirm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The century-old social life research on Zhukula
coffee enriches the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on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Key words: Zhukula coffe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ommercialization; dietetic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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